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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源自于现实

——《西游记》略谈

“文学艺术源自于现实，又还原于现实”这是古往今来文学大师、文人墨客所公认的至理。文学作品离开了生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假如文学艺术是“制成品”，那么现实生活就是赖以整理加工的“原材料”。“皮之不存，毛将蔫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现在，我以古典小说《西游记》为例，谈谈我对文学艺术源自于现实的理解和思考。

一、《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源自于现实的取经史实。

《西游记》写取经，写得奇诡变幻，其现实基础是唐代玄奘赴天竺国取经，前后历时十三年之久，历尽艰险。归国后译成佛经七十三部，对中国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后沙门慧立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专门记其途中的诸般经历。玄奘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令人敬仰。他所亲身经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国风光，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取经故事流入民间后，愈传愈奇，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

一般来讲，玄奘取经的贡献远不如他走完这一路程的探险经历引人注目。无论唐太宗或庶民百姓、佛教徒或异教徒、古代或今天，兴趣主要在他的万里行程上。这里有人们对异域的追求和对各民族、各邻国的友好交往乃至商业繁荣的向往，有人们克服艰险、战胜自然、普济众生、造福社会的愿望。取经之路，实际上是一条许多人艰苦开拓的辉煌的丝绸之路，是我们祖先开拓域外世界艰苦里程的艺术凝结。而这些开拓者共有的艰险卓绝的奋斗精神，又象征着人生事业的一切困难和征服困难者所具备的种种品质。因此，《西游记》题材与表现手法有这么一条线索：历史上现实的玄奘取经之路－—《西游记》虚拟的、幻想的“西天之路”——象征一切人生事业的开拓与成功的抽象的人生之“路”。故事运用虚幻化的手段，使内容拓宽，以达到更大的艺术容量。这是从总体看《西游记》神话故事与现实的取经史实之间的联系。

二、小说中神话人物的个性特征与形象是人性的个体或总体的反映。

小说中描写的人、魔、佛、仙，层出不穷，形象各异，现就主角——孙悟空和唯一贯穿整部小说的女性人物—─观音个性特征及形象的探讨来说明“小说中神话人物的个性特征与形象是人性的个体或总体反映”这一观点。

〈一〉孙悟空个性特征源自于人性。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第一回开始就是关于他的描写，直到最后公德圆满，所有重要事件中都有他的参与。孙悟空的身份变化是由妖到神，然后成佛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时刻涌现出鲜明的人性特征。

讲石猴出生是“山顶有块仙石，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大。因见风，化作一石猴”。虽则他是天地所育，仙石化成，吸取的是“天真地秀，日月精华”，自有奇特之处。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与普通人的生育过程不无联系∶天地如同父母，“天真地秀”是父精母血，“日月精华”正是母体那无尽的营养。石猴“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抛弹子、刨沙窝、赶蜻蜓”等行为具有浓厚的孩子特征，活脱脱一个调皮的顽童。这一阶段的小石猴生活恰是人的童年一幅写真画。

由石猴到美猴王这一地位的改变，也合乎人世中“论功行赏，勇者为王”等常理。猴儿们山涧洗澡，由于好奇寻找水的源头，发现山上一股瀑布飞泉，但都不敢进去，而小石猴跳入瀑布泉中，发现了水帘洞，于是众猴就拜他为王。如此看来，石猴称王靠的是两点；一是过人的勇敢；二是为众猴造福。这就好比历史上大禹因敢于承担制水责任，“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控制了“滔天洪水”，拯救了黎民，造福于社会，因此得以继承尧舜之位。如此看来，猴类也同样具有人性特征：要被人认可，要称王称孤，就必须有功于人民，造福一方。

孙悟空在美猴王时期显露出自信、自尊、自强的上进心的性格。他在祖师处学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后对自己本事十分自信，当他得知花果山已被混世魔王占领，众猴正受难时，在不知魔王的底细下，就敢单枪匹马、初显身手。他也敢私闯龙宫，强“借”兵器“如意金箍棒”与“黄金锁子甲”。进而又大闹阎王殿，不通过阎君而强行划去生死薄上自己和众猴姓名，解决了“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的问题。孙悟空学了本领回来后，在混世魔王处及地府龙宫都施展了一番，自觉天下无敌，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想“我老孙有无穷的本事”，如今无妨上天去施展施展。如此看来，他对上天“封官”也非常热衷和向往。对自己非常自信。

另外，孙悟空同时也具有任性自由、桀骜不驯、做事不记后果、甚至为所欲为的性格特征。他因无兵器盔甲，就去龙宫强拿硬要，为避免“暗地里有阎王老子管着”而私入地府，自消生死薄。从这些地方可看出他的我行我素，任性自由，稍不如意就打闹天宫，敢与天斗。甚至提出“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逼玉帝下台，请如来封他做玉帝。

总之，孙悟空在《西游记》中是一个中心人物，是“主演”，他的形象非常生动，个性极为突出。像孙悟空的猴子性急、争强好胜、英勇无畏、记恶如仇、意志坚强等个性特点为大众所熟悉，在此只对孙悟空的一些人物特征作了浅显论说，以阐明神话人物的人性与个性的同一性，神话人物源自于现实的人。

〈二〉观音菩萨形象源自人们“善”和“美”的向往与追求。
观音是《西游记》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是取经事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作为一个作者创作的文学典型，她是美的化身。小说第八回对观音肖像描写∶头上梳着高高的“盘龙髻”，身穿一件“素罗袍”，显得十分高雅。而低垂的“锦绒裙”，肩上的“缨络垂珠翠”，衣衫上的“碧玉纽”，又添了几分庄重与高贵。弯弯的眉毛似“小月”，明亮的眼睛似“双星”，“绣带轻飘”姗姗而来，全身“祥光笼罩”，前后有“瑞气遮迎”。给人一种圣洁的美、高贵的美、庄重而又飘逸的美。
观音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观音解救孙悟空并引导他走向取经之路；她同情沙僧凄苦的遭遇，为他免去酷刑，并引导沙僧重新获得生活的希望和勇气；猪八戒更是从懵懂中接受她耐心的开导而重新明确生活目标；小龙靠她脱去死罪，变马为唐僧作一脚力，也踏上了光辉的西天之路。她慈悲为怀，循循善诱，因此像八戒这样的懵懂人也知恩知义。二十二回孙悟空要去南海见观音时，八戒还专门叮嘱师兄去时为自己复上一声。可见，他对观音的指点迷津也是由衷感激。孙悟空一生不肯对人低头行礼，对玉帝也只唱个喏算打了招呼，而对观音，他总是“端肃皈依参拜”，而且还要“整衣”或“敛衣”而入见，十分恭敬。最后以“五圣成真”的结局，让他们都达到了观音最初给他们指出的目标。当他们与观音共济一堂，“同生极乐国”时，对本来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落魄于高老庄的猪八戒,沉沦于流沙河的沙僧,被贬的金蝉子唐僧，将处斩刑的小龙来说，观音确实是他们的恩师。

观音以＂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为其最基本的性格特征，她有女性的慈爱与善良。这方面《西游记》中有许多细致的描写。黑风山制服熊罴怪石，孙悟空想打死他，观音制止∶“休伤他命，”还收他去落伽山守山，让他改邪归正。对红孩儿、金鱼精等都这样处理。她慈悲为怀，以教化为主，很有策略，她也有力量一个个教化他们为善。

观音本是佛教中的“神”，在《西游记》中却是一个“人”，有着凡人的特征和亲切感。这里的观音也开玩笑，尤爱与孙悟空说笑。孙悟空请她去降红孩儿，她用净瓶藏了一海的水，故意叫孙悟空去拿，孙悟空拿不动，她右手轻轻提起净瓶托在右掌上，笑孙悟空说∶“你这猴头，只会说嘴。”还跟孙悟空开玩笑道∶“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哪有功夫又来寻你？”要孙悟空留下东西作当头，孙悟空说身上无一值钱物，只有头上的紧箍，要将它留下作当头，观音当然不要，要他毫毛作当头，孙悟空又不肯，观音又“骂”他“一毛不拔”，是“小气鬼。”但最后什么“当头”也不要，只是说笑而已。观音与孙悟空就这样说着笑着，同去收服红孩儿。在黑风山观音变成苍狼精时，孙悟空笑她是妖精菩萨！观音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这里的观音不是让人敬而远之的神，而是平易近人的“人”，她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观音也会吵架，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大为恼火，对她大叫，她也骂孙悟空∶“大胆的马流，才愚的赤尻。”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她也有不敢近身的，如蝎子精；她也有分辨不清的，如真假行者；她也有估计错误的，如她说过取经二三年即可完成，结果十四年，所以灵山下金顶大仙说∶“我被观音哄了。”她的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她的“美”和“善”的品格，而使她更有“人”的气息，更使人感到亲切和贴近。四十五回中孙悟空去找她时，所见的是这样的形象∶她在竹林中，盘坐在竹叶上，没有梳妆，但“容颜多绰。”松散地挽起头发，未穿素罗袍，只穿了一件贴身小袄，腰系一条裙子，“赤了一双脚，”露着“精光两臂，”手里拿着刀，正在削竹蔑、编竹篮，然后提着篮子出来。在此观音完全是一个劳动女子，一个渔家姑娘的形象。

总之，《西游记》中的观音有着浓郁的人的气息，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美与善的化身。
三、神话境界源自于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

就《西游记》中的某些情节来讲，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西天路上的艰险，一类是自然险阻；如通天河的寒冷、火焰山的炎热、流沙河的恶水……战胜它们，是现实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另一类是邪恶势力；各路妖魔抢占山头，为霸一方，专司吃人，为害社会；许多人间王国国君的昏乱、祭赛国的冤狱、谋财害命的强寇、势利的宝林寺和尚……无不是运用神话的幻想情节，对现实社会生活作的具体反映。

红孩儿剥削山神土地，小妖儿还要“常例钱”，弄得山神土地；“少香无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这正是现实中地主恶霸对农民残酷剥削的生动写照；车迟国搜捕和尚，连毛稀的、秃头的都抓起来，又是明代特务统治的间接反映；陈家庄灵感庙要年年祭一对活的童男童女，反映的是原始野蛮而残酷的人祭制度。而《西游记》对明代社会某些侧面独到的深入揭露和反映，更为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对作者吴承恩生活时代的皇帝明世宗所作的隐寓的批判和嘲讽。《西游记》中皇帝崇道而昏愦的有好几个，而《明史》等许多明代历史典籍记载明世宗信道教，宠道土的史实。《西游记》里的玉帝就在天上尊养了一位老道太上老君；比丘国王身上融进了明世宗的影子，隐晦地批判了明世宗宠信道士及昏淫无耻的腐朽生活。

另外，西天路上的妖魔中有许多都与天上、地府、佛国、龙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身世关系。像金兜山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座下青牛，因此神通广大，天王父子不能降，西天罗汉不能伏，他抢占山头，阻止唐僧师徒西去之路；陷空山无底洞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她本是灵山如来脚下的得道鼠精，又拜托塔天王为父，哪吒三太子为兄，因而独霸一方，在下界为妖作怪，吃人无数，又逼唐僧为夫，差点断送了取经的前程……这些都是当时明代社会黑暗的现实：官绅子弟仗势欺人，为非作歹；豪门望族盘剥压榨，横行乡里；皇亲国戚恣意妄为，草菅人命。
《西游记》中上描天宫、下绘地府、中写人间王国、时而又及西方佛境。四处景致虽各不同，但各处人等都有上下贵贱之分，阶级关系是一致的。人间有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又有布衣平民，劳苦大众；天宫有玉帝天尊、四大天王、天上的太上老君，蟠桃园那一班锄树力士，运水力士等；地府有十代冥王，地藏鬼判，又有“野鬼邪魂，孤寒饿鬼”；佛国有“千诸佛、八金刚、四菩萨、五百尊罗汉、八百比丘僧……”他们该坐的坐，该立的待立两旁，也有等级之别，贵贱之分。由此可见，不管是人间还是地府，上天仙界或是西方佛国，阶级关系是一致的。都是作者所处时代统治秩序的影子，都源自于社会现实。

总之，《西游记》虽是对史实上西天取经故事的精加工和细润笔，但仍旧扎根于实际，源自于现实。虽有“幻”的成份，但不是幻到不可信，总有现实的合理性。就如同放风筝，不论飞得多高，线总是系在实处。所以说“文学艺术源自于现实。”

当然，《西游记》作为一部累积型的长篇小说，其整体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有总体性的寓意，也有局部性的象征。《西游记》这部“幻妄无当”的神魔小说确实与明代中后期的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来源于现实，却又远远地高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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